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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三年过去，又要从头开始”
设施重建可以提速，心理重建却很漫长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刘志浩

“亲戚”的求助

“到了对方家里才知道，原
来打电话求助的，是他本人而不
是什么亲戚！”
4月 29日，北川县心理卫生

服务中心办公室内，任雪梅无奈
地笑了笑。

这是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女
人，中等身材，戴副眼镜，讲起话
来干净利落，条理清晰。

来北川之前，她本应留在西
南财经天府学院做教师。可后来
她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辞去
大学教师职务，到北川做心理辅
导。再后来，她成了北川县心理
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任雪梅接着讲，就在前几天，

有人打电话到北川县心理卫生服
务中心，说有一个亲戚不舒服，经
常失眠，还有些危险举动，希望专
家过去看看，帮着开导开导。

任雪梅赶紧租了一辆车，赶
往求助者所说的地方。

但是，当她千辛万苦找到求
助者家里时，任雪梅却被告知：
“那个亲戚现在不在家，待会才
能回来！”

不过，令她感到奇怪的是，
家里其他人对自己很客气，还不
停地问这问那，热情地给她介绍
“亲戚”的表现，显然对情况非常
了解。

可能看她确实比较有诚心，
之前一直与她谈话的一个“家
人”最后告诉任雪梅：其实打电
话求助的，就是他本人，而非什
么亲戚。

任雪梅这才恍然大悟。
“类似这种借亲戚或朋友名

义打电话来我们这儿求助的，还
有很多。”
而在采访中，记者曾询问一位

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亲，他的妻
子有没有去找心理专家进行疏导
时，这位父亲显得一脸茫然：“找啥
子专家？从来都不晓得！”
“这就是灾区的现状，很多

人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一是怕
丢人，被别人说风凉话；二是他
们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种病，
也要看医生。”任雪梅叹气。
其实，现在即使在很多大城市，

心理辅导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人
们对它仍有许多不解和误解。

而北川，震前只是西南部一
个普普通通的县。
“指望一个县城和下面村里

的普通人对心理辅导有多深入
的认识，不现实。”任雪梅坦言。

灾区其他地方情况也大体
如此。
“三年了，我突然发现，我们

的工作要从头开始。以前只想着

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去做辅导，现
在才发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
么是心理疾病、心理辅导，最基
本的普及还没有做到。”任雪梅
不断重复。

深层次的伤害

类似“亲戚”求助的故事在
北川县心理卫生中心不断上演。

一个明显的例子，自 2009
年 4 月成立至今，来心理中心求
助的人很少，即使知道这个地
方，也多是通过电话联系。

于是，编材料，普及心理常
识，成为任雪梅眼下最重要的工
作之一。
“真的是很担心，明明心理有问

题，却不给我们打电话，也不跟别人
交流，这样下去后果很难说。”

任雪梅说，通过调查，她知
道灾区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人
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但
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并未接受
到有效的心理治疗。

在任雪梅给记者展示的材
料中，“抑郁”是一项重要指标，
而“抑郁”之下，又被细分为“轻
度”、“中度”和“重度”三类。
“对于有中度及重度抑郁的人

群，我们会重点关注。”任雪梅告诉
记者。目前灾区患有“抑郁”和“焦
虑”的人群仍占相当比例，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会对他们进行长期
跟踪治疗，“短则几年，长则十余
年，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记者采访中，曾遇到这样的
情况。

安昌镇小学一位陈姓女老
师告诉记者，她有一个关系不错
的女亲戚，家中唯一的孩子在地
震中遇难。
“她本来有工作，但地震之

后，娃儿一走，就一直请假。”
这位老师说，虽然这个亲戚一

直想要孩子，但却一直没怀上，三
年来到处求医问药，也没效果。
“每天就是呆在家里，吃饭，

睡觉，看电视，本来很苗条的，现
在胖了许多。”

压抑，无聊，什么都不想做，
就是目前这个亲戚的状态。

陈老师说，虽然她每次打电
话都会开导那个亲戚，但至今没
多少实际效果。

这种情况，任雪梅不知道碰
到过多少次。
“地震带给他们的心理问题

都是深层次的，导致不孕的原因
很可能是压力太大所致，需要进
行专门的心理辅导，而且不是一
次两次能好的。”任雪梅说。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
建新则表示，灾后应急的心理援
助阶段已经过去，大多数人会自

然地通过灾后心理创伤阶段，逐
渐自我康复。

但是，震灾带给当地居民深
层次的心理问题，仍然可能随着
重建的推进，渐次显现。
“再婚家庭夫妻双方的磨合

问题，高龄妇女再孕问题，重建
重压下的干部心理问题，板房进
楼房后的交流问题，当然，还有
失去亲人长期不能自拔的，都需
要我们关注。”

一辆车的“奢望”

任雪梅至今忘不了 2009 年
8 月履任之初，北川县领导对她
说过的一句话：“23 万北川人的
心理健康就交给你了……”

现实却是，这个成立两年的
部门，现在的专业心理辅导师只
有她和小张老师，而小张老师最
近“去生孩子了”。

任雪梅坦言，专业人才的缺
失，是制约该中心继续发展的障
碍之一。

不仅缺人，硬件设备也需要
加强。
“我太希望能有一辆车了。”

采访中，她反复说。
有车的好处是，“以后再出

去做咨询，就会方便很多，起码
不用爬山了。”

北川是个多山的县城，全县
面积 2869 . 18 平方公里，其中山
地占总面积的 98 . 8%，县城城区
面积只有 0 .7平方公里。

而灾后心理求助者，多数来
自下面村镇。

去年，任雪梅去陈家坝乡为
一个求助者做辅导，“早上 7 点
出门，花钱租了一辆车去。”

但是，车子过了通口镇没多
久，就出了问题。“就在那个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一直等到
晚上 12 点，才搭上附近村去卫
生院的车回去。”

当然，任雪梅也知道，就目
前情况来看，灾区重建需要大量
资金，车的问题只能是“奢望”。
官方心理机构尚且如此，民间

义工、志愿者组织情况更不容乐观。
北川青草地心身康复服务

中心义工张可可忧心忡忡地对
记者说，他们社团地震之后就来
到北川，一直无偿为灾民进行中
医心身康复服务，“现在北川有
心理问题的人，仍有相当数量。”

但令他感到无奈的是，今年
下半年，香港明爱对他们的资助
即将到期。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资助

方，我们只能解散。”
目前，张可可他们正在寻找合

适的资助者，而任雪梅也正在她所
铺设的“网络”继续“运行”着。

这是一位情愿放弃留在成都做大学老师的机会，而
在北川做了三年心理工作的女人。

通过她的一些经历和故事，也许可以让人们在地震
三年后，重新审视灾后心理救助这个早已不再陌生的词
语。

当昔日的灾区很快以崭新而充满活力的姿态出现在
人们面前时，心灵的重建却很漫长，也许是 10 年、20 年、
30 年……甚至有人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抚平伤口和忘
记过去。

“三年过去了，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她说。

▲任雪梅在给记者讲述北川县老百姓心理现状。

▲北川县心理卫生中心门前很冷清。


